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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冯，我想吃酸的！”

“是个小子？行，等着。”

“等会儿，老冯，我又想吃辣的了。”

“闺女？那也好，我这就做去。”

“再等会儿，老冯。你能做酸辣的吗？”

据说，这是在我出生以前两个小时，父母的一段对话。由此

可知，我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是个没准主意的主儿，我到底是当男

的还是当女的呢？那时候还不流行 超，不然，我能把医生从妇

产科逼到精神病院去。

第二天下午，医院说要搞卫生，就不顾我妈的哀求把她老人

家轰了出去。收拾东西的时候她终于记起是为什么进的医院，总

算没把我丢下。可我就奇了怪了，这还用想？她就没发现自己出

院的时候轻了不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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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家在一座四合院里，住着好几户。这座老宅陪我度过了

年的幸福时光，至今我依然保留着一块它被拆除后的残肢，每

当我看见它的时候心里就泛酸。那时候的生活是一个人喝酒，全

院的爷们儿坐陪。一对夫妻打架，全院鸡飞狗跳，甚至于可能会

达到多米诺的效应 另一对夫妻因为劝架方式的不同而另起硝

烟。换个说法：那座院就是一个大家庭，院里的东西从来不说是

谁家的，只说这是“我们院的”或者是“咱院里的”。

打记事起，我就有俩发小儿，房强和张雪。

我管房强叫强子，他比我大半岁，我们一起上小学、初中。就

是高中也和他们学校挨着。曾几何时，我们还有个美丽的梦想，

俩人娶一个老婆然后一起入洞房。由此可以断定，我小时候肯定

是个视女人如衣服、兄弟如手足的人。可要是他现在还向我提起

这事的话，我非剁了丫手足不可。

强子打架是一把好手儿。嘴上还带配音，到他结婚的时候也

没改。不像我，从小就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。

北京小男孩打架，一般是先互相推几下，等周围有点人了，

不到下不了台的时候不出手。可强子比较个色，基本上就说四个

“打你丫的”。不过他不一气说完，而是前后呼应一字儿 下。

先是两字“打你⋯⋯”，然后就冲过去。也不看对方有几个人。完

事了，才痛快的说出“丫的”两字。这一习惯，让其在无数次的

斗殴中，占尽了便宜。人家舌头还没活动开的时候，强子已经抡

上拳头了。

第一次发现他有这毛病，是在小学 年级的时候。

那天，我和他带着足球从公园里的矮墙翻了进去，想练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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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足球小将》里大力翔的腾空倒钩射门。小日本的东西着实把我们

害的够呛，为练这个我俩没少戳过脖子。

没到空场，就在小路上遇见几个大孩子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

个人分一根人，还是特缺钱的那种 烟抽。

第一反应就是躲开他们，没成想，被人家围起来了。

他们要干什么？估计不是想请我们抽烟。尽管人家第一句话

就问：“抽烟吗？”

说的那么不诚恳，当然是回绝了。

强子挡在我身前说：“不了，你们就一根了，还是 个人抽

啪！强子挨了一个嘴巴。别看丫平时说话不着调，关键时刻

还真会戳别人肺管子。

“有钱吗？”对方问。

我说出“没有 ”的同时强子说“：有，嘛呀？”

啪！强子又挨一下。

这棒槌，他们可不讲“坦白从宽”。还问“嘛呀？”，当然是劫

咱们钱了，难道是他们是搞经济普查的呀。

“行，你丫不说没有吗？搜出一分钱一个大嘴巴子！”打强子

的那人对我说。

旁边的小喽口罗全都过来对我上下其手。

不一会儿，我身上的三块八毛钱已经被人家捏在了手里。

”

“一共 下，你！”他指着强子说：“你来扇，得他妈见血

强子低着头说“：求求您了，让我们走吧！”

啪！他又挨了一巴掌。

“你丫不扇，我们就抽你！”

沉默了大概一分钟之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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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子没有任何征兆的大吼道：“打你！”之后就扑了过去。

旁边的人全傻了，包括我。谁也没想到他会反抗，而且还是

玩命。

那主儿脑袋上挨了几拳 们才冲过去。正在这时，之后， 喽　啰　

有大人从山坡上下来了。那些人立刻带着我的钱作鸟兽状散开了。

强子完全急了，急到要追他们去。我赶快把他拉了回来，没

让他去送死。

“丫的！！”强子吼了一句，然后问我“：他们没打你吧！”

“没有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操，他们 太缺德了。”

“没错，就知道欺负小孩儿！”

“谁说这个了，你看看，三个大嘴巴子全抽左边了。”说着，

他指着自己一张极其不对称的脸。

扇他嘴巴的那个人长大以后搞建筑去了，结果差点没赔死。

这叫 岁看 岁看老。大，

自此，强子学会打架了，并不遗余力地在其中寻找乐趣。

甚少与其同流合污的我，还是更愿意扯着脖子骂，老妈为这

我。倒不是因为我事没少 骂人，而是因为我骂完人之后通常不

作下文。别人的妈都能惯着孩子呢，就她个色，经常拿我当阶级

敌人对待 个月。我怀疑与一个传说有关，院里的人是这么说的：

大的时候我死活不肯吃老妈的奶，任凭她怎么软硬兼施我就是不

开金口，于是，有关于我病了或者养不活的谣言四起。

我妈哭哭啼啼让医生为我做最后的诊断，其实主要目的是看

要不要再生一个。当漂亮的女医生摸着我的头的时候， 我顺势扑

了过去，咧着大嘴，上下其手地寻找晚饭⋯⋯回到家以 后，我妈

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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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足饿了我一天。至于的吗，就是想换个口味而已。

有付出就有回报，也可以说是礼尚往来，反正强子也不能老

扮演一个打人的角色，他也得挨打不是。他废话少出手快，有比

他话还少手还快的。

初三的一天，我们在公园和几个外校的孩子踢球赛。那就是

一场轮奸，对方一个个就跟强奸犯的那活儿一样坚挺，简直就把

我们的球门当成那啥一样。

当比分定格在 的时候（连同守门的他们一人进了一个），

我就决定交枪了。但强子还是打算抓紧最后的机会，他趁着对方

脱去上衣摆姿势庆祝的时候抢断，然后带球突破（其实是趁人不

备，沿边儿趟着球悄悄的往前走），眼看到对方门前了，在我们的

呐喊声中他抬起了一条腿，之后哆嗦了一下另一条腿也莫名其妙

太”地撩起来，强子呈 字形趴了在地上。旁边是对方狞笑着的

后卫。

还笑！你丫少不了要挨一顿暴打，我琢磨着。

至少强子也会先占一两下便宜。“打你”两字出口之际，即

是他出招之时。

我失算了，对方就在强子开始瞪眼的时候出手了，旁边的守

门员出来劝架，一边喊“都别打了⋯⋯”一边不时给强子几拳。

强子也在“打你”之后反击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帮忙

呀，对方出手可是挺重的。

分钟之后，他们跑了，而我刚开始挽外衣袖子。

救人要紧，穷寇不追。我跑过去扶起强子，他自认堪比周润

发的脸快被打扁了，得，改赵本山了。

强子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望着天空，我叫了几声，他都没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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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。

不好，他不会被打傻了吧。想到这儿我仿佛看到了那几个孙

子带着手铐的操性，可要是对方说强子本来就是傻子的话，我们

这边还真难从他本人的日常生活里找到反驳的证据⋯⋯

“丫的”强子长出一口气吐出的这俩字没有让我再胡思乱想下

去。

他双手扒着我的肩膀，诚恳的对我说：“下次，别他妈找聋哑

学校的踢球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！还有什么要说的⋯⋯我一定办到。”

“忙你的吧，我先晕一会儿⋯⋯”

此后，强子在家一晕就是两星期，其间，我不但多次带着我

妈给他炖的鸡汤和小米粥（坐月子的女人都这么补）前去探望，

还肩负起了给他补课的任务。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老师放弃了强子，

外带牺牲一个我！为这事我还跟老师理论过：

“老师，您知道补丁是怎么回事吧？”

“你想说什么吗？直说了吧。”

“破衣服好歹是块布呀，这才能补呀？我觉着强子连块破布都

不算。再说了，我这根铁杵还没磨成绣花针呢！”

“没错，可他是一张白纸，你可以任意在上面描绘⋯⋯”说这

句话的时候，他亏心得都不敢正视我。

后来他让时任我班学习委员的张雪一起去。我以为他是因为

心中有愧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张雪主动要求的。

张雪就是我另一个发小儿，也比我大几个月，在我面前有点

混不吝的架式。从小欺负我，还就只准她一人欺负，如果有谁企

图分享她这份权力的话她就和谁玩命。小时候我甚至很难分清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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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和我妈有什么分别。

有一回，我的炸鸡腿被强子他爸养的狼青儿（长不大的狼狗）

叨走了，急的我哇哇大哭。张雪问清怎么回事之后，一个下午都

盯着那条狗。并且成功地在“狗”视耽耽之下把鸡骨头给偷了回

来，然后特仗义地问我：还吃吗？看着那块骨头，我哭的更厉害

了。

我请她看在我丈母娘的份儿上拉兄弟一把，她却说，那是我

妈，比跟你亲。

不要以为我在占她便宜，打我小时候，她妈就以“冯绍涛的

丈母娘”自居。原因可能是我小时候吃过她的奶，或者打小就习

惯追着她闺女满院乱窜，还可能是她很有远见地料想以后的事。

反正，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从小就帅得让她流哈喇子。当然，也别

认为这是什么好玩的事，过早地顶个“姑爷”的称呼，意味着我

早早的就得体会其痛苦的含义。

给强子补课对于我来说就是在老师那听一遍，再听一遍张雪

的，然后翻译成强子能听懂的语言讲一遍，以后的日子就算强子

好了她也照样抓着我给我讲课，说是拿我练练手。当时爷们儿我

可是上初三。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我居然和张雪一起考取了

一所还不错的高中。

那年暑假我们老打架去，因为初中不管我们了，高中还管不

着我们呢。

所以不管是有过结的，还是我们看不顺眼的，总得要个什么

理由去海 对方一顿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强子认识了李菁

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不觉得强子脑袋有问题的女人，我估计

也很有可能后无来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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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菁长得漂亮，就是说话有点不管不顾。这是他们的共同点。

与其相识过程，颇具戏剧色彩。

那天，我们到另一所学校堵几个劫过我们钱的人。到那儿抓

住几个初二的一打听才知道人家也去堵我们了。强子一拍脑门：

“操，他们太不聪明了。”然后特别深沉地解释他的话，他觉得两

拨人还不如打个电话约一下呢，也能让大家省点事。一通话说的

前言不搭后语，气得我们几个先拿他出了出火。

冤家路窄，半道上，那几个人正拦住几个小女孩儿进行调戏，

如果我们不出手的话很可能酿成流氓事件，于是乎我想起“对待

敌人如⋯⋯” 被打断了 对面的那几个人发现我们了。估

计是他们发现我了，因为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

“是他吗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丫，上次劫他们丫的时候就那孙子话多，他就管

骂不管打。还喷我一脸唾沫星子。”

听到这儿，我下意识的动了动下巴磕子，然后一挥手，就听

见了强子的“打你”二字。其余的几个人也纷纷摘下链锁加入战

团。对方看强子跟冲锋陷阵似的，也喊了起来。很简单：“冲啊！

杀啊！”边冲边喊。我这人容易被环境感染，跟一边儿差点就喊出：

“打倒一切反动派！”

那些女孩子中有几个趁乱逃走了，也有几个好奇的留下来观

战。李菁就在其中，她也够点背的，一小子让强子打得快找不着

北的时候扑到了她身上，强子二话没说，薅起那小子就是一通老

拳。

说来也巧，就在我正考虑从哪儿下手才能既不挨打又能打人

的时候，张雪和几个女生骑着车打这儿路过。坏了，如果全世界

还有人能让我老老实实挨打的话就只有我妈了，偏巧张雪和我妈



第 10 页

平时话多。

我急中生智，抡着拳头往人多处一扎，企图达到一滴水混入

大洋的效果，张雪看见这种事一般都会躲得远远的。不料，刚开

始就因为紧张打错人了，只听得一哥们儿大叫着：“哟！冯绍涛，

你丫打谁呀？”

这一声让本来躲得远远的张雪顿时大叫道：“冯绍涛，你丫嘛

呢？”

那架式就好像要帮着别人 我似的。躲是躲不了了，我又心

生一计。一把揪起一个个小又不认识的人，照他脸上就是几拳，

边打边叫“：让你丫调戏妇女！”

明白了我的计谋了吧，嘿嘿，咱这是见义勇为呀。最不济，也

就是个多管闲事。反正，得让她看到我没做坏事。但好像刚刚被

调戏的几个女孩儿在瞪我，一脸谁是妇女的问号！我也知道不好

听，不过没办法。再说了，妇女怎么了？早晚的事。

那小子一边挡一边还嘴道：“我没有⋯⋯”我一听，抓紧时间

补了几拳，不能让他把实话说出来，饶是这样，那哥们儿竟还能

抽空反驳道： 不是那么回事⋯⋯”我又加了一脚，然后掐着他脖

子说“：你丫别废话我就不下黑手！”

我越打越急，倒不是打红眼了，我是着急这帮人他妈怎么就

不张罗着跑呢。张雪被我的高声叫嚷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一时

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我还是针对那小个施展外科手术式的打击，实在不知道怎么

收场了，我就问他“：你丫怎么还不跑呀？”

“战局末定，如何能跑？”

“你丫被打傻了，没看见我众你寡吗？”

“此言差矣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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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差你妈？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跑！”为了让他能和我正常交流，

我俩就像跳贴面舞一样搂在一起。

“你他妈揪着我打，我能跑吗？”一着急，丫也说实话了。

我一听，下意识地一松手。随后，这孙子照我脸上就是一大

耳帖子，然后撒丫子就跑，这一下把我打的有点懵了，懵到我差

点想去追他。

对方看到有人跑了，也纷纷驾上自行车扬长而去。跑的时候

还不忘牛逼牛逼。纷纷用“这事没完，你们等着”代替了道别时

应该说的“回见”！

看着气势汹汹的张雪，我没顾得上擦去辛苦劳作留下的血汗，

径直跑过去拉起一个“妇女”的手大声道：“不用感谢我们，应该

做的！”

妇女”就是李菁，强子后来的女这 朋友，妻子，我的强嫂。

张雪跑过来拉着我，看那架式要不是我比她高，她非得薅着

我脖领子把我提溜起来不可。

“你怎么又打架呀？”

“路见不平！”

“蒙谁呀？就你还会路见不平？再打一个我瞅瞅。”

“不信，你问问那几个？”说罢我指向那些女生，除了李菁之

外的几个一齐看了看张雪然后闪了个精光。

就这样，李菁和我们认识了。她说那天可能真是个误会，她

们在大街上讨论外星人，她居然随手一指，指向和我们打架那伙

人中的一个说：外星人什么样？看看他，他像外星人。

于是那哥儿几个就围过来想问问到底谁像外星人，李菁举了

几个 的实例和他们据理力争，这时候，我们出现了。

不出所料，张雪把这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我妈，当然，说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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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我见义勇为搭救妇女同胞。

可我妈却是打死也不信，只不过，她想打死的是我。她趁我

爸喝大了的时候把门反锁抄起挑衣服的杆子，对我是一通儿暴

我也不傻，闪转腾挪的还问她“：好好的您锁门干吗呀？”

“怕你丫跑！”

“我跑您可以追呀？”

“还他妈废话，追得上我还怕你跑呀？”

还是我丈母娘好说歹说的才把我妈劝了下来，救我一条小命。

现在她老人家那张慈祥的脸还时常地浮现在我面前。我很想

对她说声谢谢，或者干脆叫声“妈”什么的。有太多的理由要我

这么做，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，因为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往后的日子我老实了许多，倒不是我怕了我妈，而是我们家

附近的孩子怕了我妈。她老人家放下话来：“谁再跟着我们家冯绍

涛胡闹我就连他一块儿

说到这儿，有必要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情况。我妈年轻的

时候，在这一片儿是有一号的，现在当了爹妈的这辈人，小时候

都挨过她欺负，也包括我爸。不过我妈每每见了我爸都没辙，我

爸每次和她吵架都站在两米开外，闭着眼睛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架

式，稍有动静调头就跑。也别以为我爸真就那么怂，表面上看来

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妈说了算，那是她有主意的时候。一旦她没主

意了，就全由我爸摆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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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数和录取通知书相继发下来了，家长们手里举得老高的板

砖也纷纷拍下。

成绩的发放与我来说就如同古代的砍头之刑，伸脖子是一刀

缩脖子还是一刀。反正，我学得就是烂，看考哪儿还在其次，主

要就是看看我到底能有多烂。于是，当我大摇大摆的上学校领回

多分的成绩时还以为满 多呢（ 分为满分分应该是

当我发现张雪总共也才比我高了也就几分的时候，还嘲笑过

她。

“傻了吧，让你美，就考这么点分。”

“比我二模的时候是差一点儿。倒是你，居然会比二模的时候

还高一块儿。”

一句话把我说蒙了，二模就是第二次模拟考试，基本上不会

和中考的成绩差太多。

那几天我光顾着用“ 摸”这个字来逗别人了，具体多少分我

倒没记住。而张雪却记得很清楚。

当得知自己 我差点没背过和张雪被同一所高中录取的时候，

气去，于是心急火燎的找到我妈问是怎么回事。

什么？您问为什么找我妈，她给我填的志愿表（初中的志愿

是需要家长来填的），我不找她找谁呀？

我问“：谁让你填这几个学校的？”



第 15 页

“噢，我不知道怎么填，就找张雪他妈帮我看看，我们一块儿

填一块儿交的。不是只要填个人服从分配就有学上吗？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把我跟张雪弄到一个学校里去了。”

报考职高是需要面试的，我实在不愿意被人当成萝卜白菜之

类的挑来挑去，于是就跟我妈说：“您给我找几个差不多的就成

了。”而张雪也懒得看那么厚的招生简章，也跟她妈来了这么一

句。两位家长一商量，既然孩子的话都一样，那就填一样的呗。

可我妈当时脑子一热，也没想想，我们俩的差不多能一样吗？我

其实是想说找几个三流的高中算了。

现在问题来了，我这样的主儿能上高中吗？

商量”事儿一大，我妈就没辙，丢下一句“找你爸商量 ，就接

荐儿跑到股市上玩去了。

听我说完，我爸搭着我的肩膀道：“这事怨你妈，但你是她儿

子，不能责怪自己的母亲，相反，你还要争取变坏事为好事，给

你讲讲几个关于伟大音乐家的故事吧。想先听海顿的还是巴哈

的？”老爸的嘴角扬起一丝很骄傲的微笑。

“我现在听摇滚！您简单点行不？”

“我哪儿知道？有学你就上呗，毕竟比没学上的强！”正说着，

强子在院里正冲他妈喊呢：“商怎么给我填的志愿呀？连服从分配

也没有，这下我非折这儿不可。”

虽然有些强权的味道，但也是一个办法。打这儿起我总结出

一条人生法则：没办法的时候就什么也别做，事情自己会有结果

的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确实比强子踏实，他爸妈这会儿正火上

房似的给他找学校呢。他的志愿是他妈找我妈商量 的，呵呵，填

着还不如不填呢？难怪交志愿的时候老师盯着他直吧嗒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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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有云：老天爷饿不死瞎“家巧儿”（麻雀）。强子他妈是

“旗人”，这样就有了白给的 分，加上体育他拿了 ，他又仗

着眼神不错，在考场上踅摸了不少选择题。这么一来，尽管他的

分数，跟志愿表上报的学校一个都够不上，但也不是忒少，再加

上他们家还算是小资产阶级。于是乎，有几个职高看在钱的份儿

上，对他敞开了大门，弄得他为了要去哪所直犯愁。

这个暑假里，还有件事，得跟政府交待，我对一个女孩儿耍

了流氓！

我就不蹲下说了。

那天，我睡到快中午还没起，就听强子在我窗户边儿上嚷道：

“冯绍涛，游泳去呀？”想都没想我就骂道“：游个屁，不知道爷我

是旱鸭子呀？”过了两秒钟，他来一句“：哟，鸭子？什么时候干起

这么有前途的职业了？”

琢磨用什么话回骂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：

我骂他根本不用费脑子想呀，张口就能来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嘴。

今天他怎么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来呢？难道他大脑开始发育了？

还是有人在帮他？

我再仔细一听，果然有两个人的动静，一翻身穿着个裤衩儿

就给他开门去了。

虽然大夏天穿的少点不算什么，但我穿得太惹眼了，惹得她

愣了一下。

“看什么看，没见过呀？”我先发制人。

“就你，怎么看怎么像一搓衣服板儿。”

说完，她挤进我们家，领着强子往沙发上一坐，顺手从冰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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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找出一罐可乐大模大样地喝了起来，还递给强子一罐，比挨她

自己家还自在。当然，这是我妈给予她的特权。

强子冲着我露出欠揍的表情，呵呵地笑着。那意思是说：刚

才的事，不好意思。

我当时是真想扑上去呀，可是张雪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在，

”

我只得说“：没事， 们谁跟谁呀？想骂就骂呗咱

强子回了一句让我吐血的话：“我不是为刚才骂你，我是说这

可乐⋯⋯”

“别见外，喝你的，有的是。”看来张雪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

这还不算，她居然从我们家衣柜里找出一条我的短裤扔给我，说

要带我游泳去。张雪将我押到团结湖公园，我觉得他们其实只是

想让我看衣服罢了。不巧，对这种事情，我的预感极准。

我守着一堆衣服，眼巴巴地看着一口大锅煮着一大堆的饺子。

不一会儿，李菁也来了，约好了似的，将小包往我面前一扔就下

水了。

真把我当成看衣服的了。我能这么干看着不下水吗？当然能，

我从小就怕水，怕得要死。幸亏咱们国家实行火葬，要是水葬的

话估计轮到我的时候能被吓活了。

我一个人穿着泳裤在池子边儿上溜达，怎么着也得晒晒太阳，

不能白来。

“冯绍涛，你⋯⋯”虽然听不太清，但我知道张雪在叫我，艰

难地从一堆花花绿绿的尚未发育成熟的女生里看到了她。

她冲我比划着什么，样子好像很着急，还有向我这边游过来

的意思。我向前蹭了蹭，但是没听清。再蹭蹭，还是没理解她的

意思。她更着急了，手势愈来愈大。我也着急了，一个踩空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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